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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今年是我院建校五十周年
,

也是我院创办人之一的首

任院长辛树帜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

为了庆祝校庆
,

缅怀先驱
,

本刊特将

我院农业经济系前任教授刘宗鹤同志 ( 现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 撰写的

《辛树帜先生传略》 一文刊出
,

以志纪念
。

辛树帜先生一生热心教育事

业
,

对西北的教育事业和西北农学院的诞生和发展
,

都作出了 很 大 贡

献
,
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很广泛的

,

尤其在动
、

植物学和古农学 的研究

上
,

很有建树
,

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
、

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
。

他在办学

和治学方面 的精神和事迹是值得我们很好学 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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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树帜先生 ( 18 9 4一 1 9 7 7 )
,

字先济
,

湖南临遭人
,

生物学家
,

教育家
。

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
,

赁居地主严姓庄屋
,

佃耕地主 田地
,

幼年为牧牛童
。

放牧

时经过村中私塾
,

闻朗朗读书声
,

心向注之
。

父母不忍拂其意
,

九岁始送往私塾就读
。

先生天资敏捷
,

记忆过人
,

塾师奇其才
,

怜其家穷
,

免费随班读书
,
数年后

,

嘱投考学

校
, 继续学 习

。

寻遭父丧
,

赖母
、

兄维持生计
。

先生不因此而稍减其发奋向学 的意志
,

克服种种困难
,

先后以公费就读于常德第二师范
、

武昌高等师范
。

毕业后
,

在长沙明德

中学
、

长郡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担任生物教员
。

1 9 2 4一 1 9 2 7年以自己数年积攒的薪金
,

并得到师友资助留学欧州
,

在英国伦敦大学和

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植物分类学
。

归国后
,

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 主 任
。

在 1 9 2 8一

1 9 3 1年期间
,

曾组织一个大规模的采集队
,

深入广东北江瑶山
、

广西大瑶 山
、

贵州梵净

山
、

海南岛及湘西等地
,

采集了几万号植物标本和上万号鸟类
、

兽类及爬虫
、

两栖的标

本
,

建立起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
。

在此期间购买了整套的研究动
、

植物的 期 刊 图

书
,

出版了十几册的丛书
,

使 中山大学在姗年代初期就为德
、

法
、

英
、

日等生物学界所

熟悉
。

先生在采集中发现 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的新种
,

其中经国内外学者鉴定
,

以辛氏命

名的就有二+ 多个
,

如瑶山鳄蝴 ( S h i n i s a u r u s e r o e o d i l u r u , )
、

鳄晰亚 种 ( s h i n i s a u r i n a e )

等
。

先生善于发现人才
、

培养人才
,

只要有心向学或者有一方面才能的
,

他都想办法给

予帮助
,

如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
、

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
、

华南植物分类专家 昊 印 禅 教

授
、

鸟类学家任国荣教授等都曾担任他的助教并由他送往国外深造
。

中山大学张宏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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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说
: “

中大生物系6 。年来
,

就是辛先生最有贡献
,

我们常说他是我系最好的系主任
,

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

值得后人学习
,

一个优秀的学者
,

不仅能读书
,

还会办事
,

尤其在

今天我们需要无数能象辛师这样德才兼备的人
。 ”

由于先生在华南动
、

植物分类学上的

贡献
,

曾被推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
、

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

1 9 3 2一 1 9 3 6年担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
,

主管全国图书编译 出版工作
。

在此期间
,

他重点抓了两项工作
:

一是科学名词的规范化
,

为此
,

组织力量编译科学 名词
,

统一科

学名词
,

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 二是编译各种 名 著

,

例 如

《黄河志》 等
。

还办了 《图书评论》 ,

评论已经 出版的书刊
。

陕西武功为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发源地
,

先生与人联 名倡议在这里兴办一所高等农

业 学校
,

为西北培养人材
。

1 9 3 6年先生不顾当时西北条件的落后和创业的艰难
,

毅然辞

去国立编译馆馆 长的职 务
,

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 后改为西北农学院 ) 第一任校长
。

在延聘人材
,

兴建校舍
,

购置图书仪器设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

现在武功 已发展成为西

}匕农业教有和科研的中心
。

先生在办学上作风 民主
,

每周定期到各系和师生举行座谈
,

听取意见
,

并坚持清早 加学生一起作操
,

因此
,

不仅对教学情况了若指掌
,

而且对教师

甚至于大部分学生也是十分熟悉的
。

当时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骨干
,

他们

对
`

老院长的这些事绩
,

至今犹津津乐道
。

1 9 3 9年
,

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排济下
,

先生逼迫离开西北农学院
。

抗 日战争时期
,

曾先后担任过农林局顶问
、

中央大学教授兼主任导师 ( 相当于大学顾问 )
,

并曾受聘为

参政会议的参政员
。

后因母年迈多病
,

辞去各种职务
,

回乡亲侍汤药
。

乡居期间
,

先生

深感澄水流域经济文化落后
,

大力提倡兴办教育
,

省立第十四中学
、

诩武中学
、

九遭中

学和津市农校的筹建
,

先生都曾积极参与
,

大力支助
。

19 4 5年被推选为湖南省教育会会

长
。

19 4 6年担任兰州大学第一任校长
。

先生认为办好兰州大学这所具有五个学院的综合

大学
,

对于整个西北的教育事业至关重要
,

而要把兰州大学办为西北教育的首府
,

也要

处处着眼于西北教育的全局
。

从这样一个战略的眼光 出发
,

他力争在兰州大学设立了兽

医学院
、

藏语系
、

俄语系等院系
。

当时教育当局拟将西北师范学院
、

兰州西北农专并入

兰州大学
,

先生考虑到西北教育不发达的情况
,

几所高等院校并存的布局
,

有 利 于 相

互促进
,

特别是一所独立的师范院校在提供中等教育师资
,

为办好高等教育 准 备 条 件

上
,

将发挥重大作用
。

因而
,

力排众议
,

保全了这两所院校
。

事实证明
,

先生的上述考

虑是完全正确的
。

创校之初
,

先生重点抓了两件事
:

一是搜集人材
,

从京消和全国延聘

了大批专家教授来校执教 ( 由于兰州僻处西北
,

国内著 名学者不易前来
,

为此
,

又采取

了短期讲学的办法
,

延请顾领刚
、

石声汉等教授来兰州开设讲座
,

大开学术风气
,

深受

师生欢迎 )
; 二是购置图书仪器 ( 兰州大学图书馆在短短三年中就搜集古今图书十万册

左右
,

一跃而居当时西北各高等院校之首 )
。

解放前夕
,

先生不顾个人安危
,

不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 的威胁利诱
,

毅然留在学校

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护校活动
。

·

由于先生坚持留下
,

人心安定
,

在这变动的重大关头
,

没有一个人逃离
,

校产没有受到重大损失
。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先类对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大功绩以及他以祖国和人民为重的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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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正气
。

全国解放后
,

党鉴于先生在西北教育的业绩
,

任命为西北农学院院
一

长
。

在近三十年

期间
,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积极培养农业人材
,

门墙桃李遍西北
。

先生还担任中国

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

并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
、

第三
、

第四届

委 员
。

1 9 5 1年
,

先生担任中国人 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
、

西北分团团长
,

前往友 好 邻 邦 朝

鲜
,

慰问中国人 民志愿军
。

先生爱国心重
,

亲临战火纷飞的前线
,

把西北人 民和全国人

民的心意带给了英雄的人 民子弟兵
,

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 民交给的重任
。

先生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
,

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性
,

他曾在全国政协的发

言中
,

系统地提 出了整理我国古农书的意见
。

从 1 9 5 2年开始
,

经先生的奔 七努力
,

联络

了全国的古农学知名学者
,

开展我国古代农业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

1 3 5 5年农业部召

开
“ 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

” 后
,

在先生主持下
,

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
。

虽然人力缺乏
,

图书资料不足
,

这个研究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整理了数十种古籍
,

发

表 了数百万 字的专著和论文
,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

先生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著 作有

《禹贡新解》 和 《 中国果树史研究》 等
。

《禹贡新解》 是在深入考证 《禹贡》 这部古籍

的基础上
,

从 水土和贡物入手
,

进行古农学系统研究的著作
。

写作过程中
,

,

曾与国内知

名学者就一些问题反复研讨
,

古史学家顾领刚教授对这部专著评价很高
,

誉之为
“

博大

精深
” 。

《中国果树史研究》 是一本博览古籍
、

集各家之言的农史著作
,

首次在这个领

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

1 9 5 7年
,

先生以农业科学家身份应邀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

并在会上发言
,

对我国农

业的现代化提 出了积极的建议
。

先生治学严谨
,

勤于探索
,

晚年对我国
,

特别是西北的水土保持问题极为重视
,

曾

发表 《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 一书
,

并着手编写 《中国水土保持学》
。

为了收集植

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第一手材料
,

曾赴陕北
、

云南等地进行实际考察
。

由于年过八旬
,

积劳成疾
,

云南调查归来后就卧病不起
,

临终犹念念不忘 水土保持研究这一未竞之志
。

先生去世后
,

陕西省举行了追悼会
,

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等以及国内知名学者纷纷

来电悼念
,

全国政协
、

中共中央统战部
、

陕西省委等都送了花圈
。

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学有专长与在教育工作方面成就卓著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怀念
。


